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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回望，，为了更好的前行为了更好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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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从武汉引发并迅速蔓延开来，给中华民

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广大文学工作者积极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面对疫情带来的灾难，以文学为武器吹响了时代的号角，展示了灾难来临时期

文学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用文学展示社会风尚，记录时代风云，弘扬时代精神，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应。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我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忠

君爱国、心忧天下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情怀，站在时代的前沿，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具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抱负。尤其是在大灾

大难来临的时候，知识分子总是用手中的笔，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在现实中激发灵感，分享

成功的感动，记录生命的美好，引领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创作出了激荡心灵，无愧于历史

的优秀篇章。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矛盾斗争和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不断获得智慧和力量，同时也产

生了大量的“灾难文学”。曹操有感于战争离乱，写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千古

名句；杜甫遭安史之乱，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李煜从皇帝到臣

虏，“旦夕以泪洗面”，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成为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灾难的发生

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客观的生活基础，为“灾难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本底色，在与灾难的搏

斗中人类发挥才智，彰显品格，获得了不屈不挠地战胜灾难的勇气和力量，作家要站在时

代的前列，“铁肩当道义，妙手著文章”，颂扬灾难面前逆行者的牺牲精神、时代精神和大爱

无疆的英雄主义情怀。

“灾难文学”是灾难与作家心灵耦合的产物，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渲染灾难，而是要张

扬在抗击灾难中表现出来的国家精神和人文关怀；“灾难文学”要挖掘灾难背后的客观因

素，寻找避免灾难的正确途径，提供人类反思的可能空间；“灾难文学”要表现人类的悲悯

情怀，解救受难群体的肉体和灵魂；“灾难文学”要昭示社会的关注，弘扬科学的力量和对

自然的敬畏，为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精神平台。

文学创作要切近现实，切近生活，疫情防控就是现实，就是生活，疫情防控就是人民战

争，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学工作者必须扎根现实，扎根生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抒

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这是当代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观和创作导向。

毛泽东同志指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疫情防控期间，中央多次召

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对策，安排部署，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严防死守，车站路口党员干部登记信息测试体温，

所有社区设立党员岗安排值班，随时掌握出入人员，及时安排居家隔离，为隔断疫情传播采取了切实可行的

措施，政府的这些举措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让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也激发了广大文学工作者极

大的创作热情，大批优秀作品展现在读者面前。以西部文艺家为例，吴德文先生任金昌市老年曲艺团团长，

擅长曲艺创作和表演，面对新冠病毒的肆虐，他亲眼目睹了金昌市委市政府贯彻中央精神，组织各部门各单

位人员日夜防控，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举措和行动，他情之所系发诸笔端，写成极富西部语言文化特

色的快板作品《誓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并录制成音频，可谓文彩华章，声情并茂，以“快板”这种独特的方

式，自编自演，传送党的关怀、爱的召唤：“党中央、国务院，把人民的危难挂心间”，字里行间温情暖暖；“全国

上下齐动员”，“一级一级落实忙”，真情实感真实写照；“金昌市抓得紧，领导重视措施狠”，干群同心，严防死

守；“白衣天使冲在前，把人民生命扛在肩”，赞美白衣天使，呼唤血肉亲情；“最危险的地方是党员，誓与死神

抢时间”，展现党员风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布下天罗和地网，冠状病毒无处藏”，表现抗击疫情

众志成城的坚强决心；“医务人员保平安，全国人民更健康”，表达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坚定信念，可谓字

字蕴含真情，句句发自肺腑，以如椽之笔抒发了对防控疫情的赞美和全国人民心系患者的深情厚谊，仿佛远

古的驼铃，又像铿锵的誓言，亦庄亦谐，妙趣横生。甘肃武威作家尚登英的《窗外的喇叭声》语言清晰，朴实无

华，作者以纪实的笔法，记录了自己从外地回来居家隔离的情景，每天都有“一位短头发很精干的女干部手里

拿着大喇叭不时地喊……”天天如此，看似简单的行动，实则表现了社区干部为了防控疫情坚守岗位的工作

态度和热情，“门口始终有一群人在尽职尽责地守护家园”，苦口婆心要求住户戴口罩，居家隔离，每日为进出

小区的居民测量体温，办理出入证，严防死守和宣传教育。这些凡人小事，只是全国疫情防控的一个缩影，反

映了各级政府、社区干部、物业管理在疫情肆虐时期，贯彻中央精神，把人民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的责任

和担当，是众多散文作品中见诸真情的优秀篇章。以上举例的是这次征文活动中的部分作品，是疫情期间

“灾难文学”的优秀代表。正是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疫情使《西部人文学》看到了文学的机遇，抓住了创新

的机会，抓住了创作的灵感，抓住了生活的源泉，抓住了丰收的季节。《西部人文学》开展“万众一心抗击疫情”

主题征文，本身就说明了文艺工作者的担当勇气和敏锐的视角。从广大作者的角度讲，在“新冠”肆虐的疫情

面前，来自各行各业和全国各地的文学工作者，心中有党和国家，心中有组织和人民，心中有担当和使命，正

是这种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使诗人诗情勃发，激发出创作情愫，汇聚成弘扬中国精神的磅礴力量。

文学创作要发挥作品的文学功能，增强舆论引导，发挥针对性和有效性，突出主题。在疫情防控期间，文

学工作者“逆行”而上，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面对灾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贯彻中央

精神，关注疫情一线，注重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作

品，弘扬英雄业绩，传播正能量，汇聚影响力，彰显公信力，展示才华，服务人民。

著名生物医学家、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说过：

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这也从科学的角度向人类敲响

了警钟，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智慧地生存才是人间正道。

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

下，全国人民一定会坚守信念，众志成城，取得疫情阻击战的全面胜利。《西部人

文学》也将和全国文学文艺媒体一道，贯彻中央精神，发挥区位优势，展示文学水

准，彰显文化魅力，注重创新创意，打赢疫情阻击战，为促进文学繁荣、国家振兴、

人民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总是与各种既定

的标签捆绑，使得“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深陷

于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的泥沼中，逐渐显现

出被尘封的“孤岛”感。实际上，“十七年”时期的

中国科幻虽然表现形式特殊，但它们均是根植中

国文化土壤、描绘中国人物、讲述中国故事、传达

中国砥砺奋进精神的作品。此外，相较于其他历

史时期，“十七年”的中国科幻更加全面且精准地

预言了我们当前的现实生活。

在“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中，这种对科技，

尤其是对科技发明的向往之情极其强烈。当然，

这种向往并没有走向魔法化或者像古典技术幻想

般缺乏自洽逻辑，转而是通过构建科技乌托邦的

形式，去想象社会主义未来的最终形态。其最突

出的表现就是人人吃饱穿暖、城市化全面覆盖、日

常生活充满科技化元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叶永烈的《小

灵通漫游未来》风靡全国，这部小说实质上是一

部游历性的发明创造小说，多年过去，读者仍对

其中小汽车大小的西瓜和足球大的番茄记忆犹

新。对巨大、巨量农产品的描述其实在“十七年”

时期的科幻中已有体现。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

待兴，人民还在温饱线上徘徊，吃饱穿暖成为了

最为迫切的诉求，因此借助科技力量达成未来粮

油不愁的美好生活是当时科幻小说主要描述的

内容之一。1956年，迟叔昌发表科幻作品《割掉

鼻子的大象》，故事讲述“我”受邀到位于戈壁的

国营农场进行丰收新闻的采访，却意外地遇见了

人们在追逐观看一群没有鼻子的白白胖胖的大

象，“我”带着各种疑问最终见到了国营农场的老

同学李文建，他为我解释这是国营农场的新型农

产品“白猪72号”，并带我参观了国营农场的其

他奇迹，还让我品尝了新品种猪肉做成的美味菜

肴。这一作品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部分读者甚

至认为迟叔昌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大跃

进时期“肥猪赛大象”的状况。尽管大跃进时期

的浮夸风违背了生产规律，但其背后所折射的期

待是对丰饶物质生活的向往。除《割掉鼻子的大

象》外，“十七年”时期类似的小说还有鲁克在

1960年发表的小说《海底鱼厂》、王国忠在1961

年发表的《海洋渔场》等作品。

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产业，除养殖业外，种植

业也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得到了想象

性的表达。1963年，鲁克的小说《鸡蛋般大小的

谷粒》问世，顾名思义，作者通过构想中的农业科

技，让谷物单粒成长迅速且巨大，然后快速地解

决人类的温饱问题。同样，在萧建亨1962年的

科幻作品《蔬菜工厂》中，未来中国的农作物种

植，完全形成了自动化、快速化的产业链条模

式。1963年，王国忠的科幻小说《春天的药水》

发表，又从农药与催化剂的角度切入对未来中国

种植业进行了创想。上述种种关于农业的科学

幻想现在看来可能略显平庸，但是如果回归彼时

语境，这已经是十分超前的想象力表达了。当前

读者之所以认为“十七年”时期这类科幻略显幼

稚，是因为我们的知识经验环境相较于70年前

已经大相径庭。追求全面小康生活的当代国人

较难理解为何彼时作者要描绘体型硕大的作物，

而以袁隆平院士为技术核心的杂交水稻科研团

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逐步解决了中国人的粮

食问题，以科技强国的路径达成了对“鸡蛋般大

小的谷粒”的拟换。因此，并非“十七年”时期科

幻小说中的想象幼稚，而是70年来我国科技的

迅速发展让幻想得以介入现实。

中国古有四大发明，今有新四大发明——高

铁、共享单车、移动支付与网购，这些在我们当代

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在过去还是一种近乎

不可能的存在。1957 年，迟叔昌的科幻小说

《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问世，畅想了20多

年后国民便捷出行的种种场景。得益于中国高

铁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千里江陵一日还”不再

是文字中的浪漫主义，而每天经历朝发夕至的

当代国人也很难想象即便在30年前50公里山

路都需要驱车大半天的时光。因为中国速度，

幻想正不断地变成现实。在《旅行在1979年的

海陆空》中，迟叔昌还想象出充电汽车与交通工

具上的互动机器人，并认为这些都是难以企及

的未来科技。反观当下，新能源汽车最近几年

已经成为国家绿色发展与环境友好举措的新方

向，充电站、充电桩随处可见。而遍布商场、高铁

站与机场的互动智能机器人正与全息投影导航

和VR设备相映成趣。这些在“十七年”科幻小

说中处于想象力彼端的科技神话，如今已经成为

了当代国人的生活日常。

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已经出现了

对智能手机某些功能的描绘。严远闻于1958年

发表了《假日的奇遇》，其中开篇就描绘了主人公

新新到乐乐家过暑假前打可视电话的场景。在

严远闻当时的想象中，可视电话是一种大型的放

在玻璃罩中的装置，使用该装置需要一定的准备

与流程。而今，视频通话成为了当代国人即时交

流的必备技能，并且操作方便简单，实时直播已

经从个体行为变成了风靡全国的文化产业。出

门三件套也从钱包、钥匙、公交卡简化为“只要手

机有电，便捷永不断线”。值得一提的是，1958

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与田汉话剧同名的电

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在最后的半个多小时中，

构建了社会主义未来生活的种种情形，其中包括

蔬果繁茂、畜牧兴旺、人们载歌载舞、有声信件、

可通话电视、乘火箭去太空等内容，这些场景透

过黑白画面传达出属于那个年代的张力。而今，

在我们的艺术表达中，上述场景并不常见，是因

为科技的发展已经将多年前的想象变为了日常，

一切的快捷舒适，都得益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迅速提高。

当然，除农林牧渔与日常生活外，“十七年”

时期的中国科幻也关注重工业以及大国重器的

制造。受20世纪中叶太空热，尤其是苏联太空

探索的影响，“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有很

多将目光投射于太空。新中国科幻巨擘郑文光

发表于1954年的《从地球到火星》以及之后发表

于1957年，斩获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的

《火星建设者》都将火星作为故事背景，展现中国

人民的太空探索精神，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掀起了

火星观测的热潮。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对月

球的好奇与向往也非常强烈，无论是早在1950

年张然的《梦游太阳系》、1951年薛殿会的《宇宙

旅行》中，还是在1955年郑文光的《征服月球的

人们》、1956年鲁克的《到月亮上去》中，月球上

的神秘景象与神奇的物理现象都被科幻作家们

化作文字跃然纸上，满足了读者对陌生化世界的

美学期待。

除自然天体外，人造天体也是“十七年”时期

中国科幻作家热衷描述的对象，尤其是人造空间

站。1954年11月，郑文光在《中国青年报》上于

23至30日陆续连载故事《第二个月亮》，该小说

后于1955年收录在文集《太阳历险记》中。一年

之后，于止（叶至善）也出版了单行本科幻小说

《到人造月亮去》。两个故事都以人造空间站为

背景进行描写，并且在小说中插入了详尽的空间

站剖面图，让读者对这一航天器有了较为透彻地

了解。此外，“十七年”时期还有部分作家创造性

地写出了天气控制类科幻小说。1956年底，梁

仁寥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小说《呼风唤雨的人

们》，是“十七年”时期较早涉足人工天气控制的

科幻小说。1962年，刘兴诗《北方的云》将这一

类科幻推向顶峰，小说的叙事大气磅礴，讲述了

气象控制站的科学家如何蒸馏并运送渤海海水，

以解决内蒙古农业试验站干旱的燃眉之急。

上述“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想象天马行

空，场景恢弘，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了徜徉思绪的

空间。而今，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似乎离我们并不

遥远：大范围天气控制技术尚待开发，但小范围

天气调节技术与小空间环境改变技术已日臻成

熟；伴随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运力的加强，天宫空

间站也拟于2022年前后完成建造并投入使用；

2004年，中国正式开展“嫦娥”探月工程，历经15

年探索，国家航天局表示于2019年年底前后发

射“嫦娥五号”探月卫星，“玉兔号”月球车也已在

月面完成了972天的探索工作；中国火星探测计

划已经公布，火星探测器已于2019年10月首次

公开亮相，并计划于2020年发射，在2021年之

前登陆火星。科幻小说中的场景，已近在咫尺。

中国的科幻传统除关注器物层面外，还关注

个体与群体的精神状态，“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

说也不例外。“十七年”时期的部分中国科幻小说

语言通俗化、呈现形态稚嫩化、主人公多设定为

少年儿童、预期读者也是少年儿童，很多批评者

认为这是文学价值降低的表现。实际上，这种现

象却反映出中国科幻独特的中国性，即专属于中

国的未来观。西方科幻，甚至于苏联、日本科幻，

它们的未来观是纯粹的线性时间，未来即是时间

的远端。而在“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中，未来

观是循环可复制的，它的落脚点是人，伴随不同

个体的成长，青少年们的生活经验以及知识经验

最终会共同构成中国的光明未来。当然，以回环

可重复的成长经验所塑造的未来观除了指向远

端，还能勾连历史，从而引导我们当前的国家建

设，譬如千年大计雄安新区以及“一带一路”建设

都是这种落脚到人的未来发展观在新时代的具

体表现。

“十七年”时期的部分科幻小说同样展示了

我们的大国担当与民族认同感。王国忠于1963

年发表的科幻名作《黑龙号失踪》，通过一个混合

军事、历史与悬疑风格的故事，表达了中国对和

平的热爱与对帝国主义的抨击。又例如童恩正

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代表作《古峡迷雾》中，通

过一个三线并叙的历史考古故事，揭露了一段资

本主义的阴谋，还原了一段古川东巴人的迁徙

史，还批判了西方本位主义并自信地肯定了中华

民族的起源。这篇小说在当时激起了读者极强

的民族认同感，还有很多年轻人立志以后要从事

考古相关的工作。上述种种，均是“十七年”时期

科幻小说所传达的正能量精神。

中国速度让幻想介入现实的时长变短，我们

每天所经历的日常和可期的近未来，确实难以

被冠以科幻之名，但在回溯的目光中，当今生活

已经被“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全面且精准地

预言。当下的中国科幻正在极力挣脱西方科幻

传统的束缚，并且尝试讨论宇宙、人类以及思维

的终极，未来的读者与批评者同样会认为我们

当前所写的文字略显拙劣幼稚，但也会感叹于

我们对未来事物所做的精确预言。因此，科幻

小说的萌芽、发展、壮大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

密不可分，而科幻小说的创作、传播与接受，则

是一个螺旋深入、不断追求究极而渐次展开的

过程。

““十七年十七年””科幻科幻：：从幻想到现实的中国速度从幻想到现实的中国速度
□□肖肖 汉汉

庚子开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如同炼

狱之火疯狂肆虐，又如同一个隐身的幽灵在

城市乡村、厂矿田畴间游荡，迷雾罩江汉，愁

云笼九州。这场炼狱之火，燎去了杨柳岸的

晓风残月，燎去了销金窝的轻歌曼舞，也燎

去了某些人贴牌的华丽外衣，将原本遮掩的

羞处裸示于人。

面对炼狱之火，在感恩那些心怀大爱的

救火者、点赞那些义无反顾的蹈火者的同

时，我们是否要思考，不能因为有人扛雷负

重，就对自身的轻松心安理得，也不能因为

岁月静好，就对造化的诡谲盲目自信。思考

是对来路的回望，人类走到今天，是一个不

断回望的过程，孔圣人能每日“三省吾身”，

我等凡夫俗子坐到十年一回首应该不难。

大战当前，需要直面相迎，奋勇厮杀，

也需要回望来路，斗智斗勇。回望是为了趋

利避害，也是为了更好的选择战略战术，那

么，在拿捏选择这个关键词时，当做哪些选

择呢？

对此，有人选择了对苟且者的批判，有

人选择了对愚蠢者的谩骂，有人选择了对不

幸者的祈祷，还有人选择了对火场逆行者的

讴歌，等等。

我理解大多数人的选择，我没有指责任

何人的权力。当然，社会和百姓需要的是建

设性的批评，而不是自作聪明的马后炮。

面对炼狱之火，如果你不在一线灭火，

如果你有一定的时间，不妨回望一下来路。

澳洲正在燃烧的森林大火，数以亿计的野生

动物命丧其中，当看到电视上那些萌萌的考

拉被烧得面目全非，看到憨憨的袋鼠端坐炭

化，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有些被烧死的袋鼠

离无火的戈壁并不远，它们原本是通过戈壁

边的草场进入森林，结果因为不记得来路，

东突西奔，在不知所措中被火焰夺去了生

命，而它们离回到草场的路近在咫尺。记得

小时候，我居住的村子东面有个榆柳乱生、

杂草疯长的乱葬岗，我要去读的那所中学恰

恰需要穿过这片坟场。每次放学经过坟场，

那种鬼火莹莹的恐怖感令我每根头发都要

竖起来，蒙童时期听过的鬼怪故事会一幕幕

浮现眼前。有人说走坟场万万不可回头，一

定要大胆往前走，我将此话当成宝典，经过

那里时总是加快脚步。但是，走在坟冢之间

我经常会感觉到身后有沙沙声响，我快它

快，我慢它慢，穷追不舍跟着我，让我惊悸万

分。人到惊恐极致会绝地反击，就像吓死前

会拼上性命大吼一声，当我被追得心悸腿软

时，干脆就止住脚步、双手握拳回望一下身

后到底跟着什么，我想，假如真有厉鬼害我，

至少在被害前我要看清厉鬼的模样，否则岂

不是稀里糊涂成了冤魂。我明明听到有跟随

的沙沙声，回望时却只见郎朗月光，每次就

这样走走停停穿过了那片坟场，从那时起，

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回望，可以蔑视恐惧。

面对炼狱之火，我觉得不妨回望一下来

路。回望什么呢？当然不是回望风景，更不是

回望荣光，要

回望的是厉

鬼的模样，受

戕害的生命

和被忘却的

疤痕。

厉 鬼 曾

经真实地出

现 过 ，在 17

年前的那个

春天。那一次

我到北京出

差，为了防控

非典疫情扩

散而严管的

京城，马路上

空旷无人，街

两旁店铺紧

闭，中学时走

夜路的恐怖

仿若又出现在我的身后。当时有很多人逃离

北京，因为北京是疫区，也有很多人赴汤蹈

火，因为北京是战场，名不见经传的小汤山

一夜成名，年过花甲的钟南山临危受命。这

一切，回望中本应该清晰如鉴，然而仅仅过

去17年，那一幕已被淡忘。一位伟人说得好，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遗忘者背叛的是什

么呢？是那些与死神较量的英雄，是血和泪

写就的教训！我们只顾往前走，不愿回头看，

因为前面是幸福的憧憬，是甜美的梦想，而

回望却往往是痛苦的反刍。而人要想不重蹈

覆辙，经常回望是最好的选择，不要图走得

多么快，关键要走得多么稳，一次马失前蹄，

足可以让你跌回原点。

戕害生命的行为时时都在发生。华南海

鲜市场不足为奇，我在很多城市见过类似的

交易场所。口舌之欲，肆无忌惮是我们这个

自称舌尖上的国度应该革弊鼎新的陋俗。恩

格斯说，是火把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这是

文明；今天，炼狱之火又把人和动物勾连起

来，这便是野蛮了。当炼狱之火燃起的时候，

有人怪罪于果子狸、蝙蝠、竹鼠和穿山甲，要

知道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从来就没有与人

为敌过，不仅如此，这所谓的四大替罪羊要

比人类存在的更早啊，人家才是地球村的土

著。我们的先哲为了让人和动物和谐相处，

创造了诸多神话，制定了诸多戒律，甚至许下

了诸多因果，目的就是让人们对其他生命存

一点恻隐之心，慎杀、少杀、不杀它们，这些理

念是人类最初生存经验的结晶。不得不承认，

我们从来不缺少真理，我们缺少的是对真理

的回望，缺少的是对圣人之言的敬畏。

疤痕，也许对于战斗者是勋章，对于懦

弱者是耻辱，对于经历过坎坷的人来说则是

苦难的路标。路标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丈量

距离，它更是回望来路的参照，它让人的回

望不至于被海市蜃楼所置换，不至于被霓虹

烟霞所虚化。疤痕在，痛点不会麻木；疤痕被

美图，溃疡就变成了内伤。对疤痕的回望是

不幸记忆的回放，尽管痛苦，但能避免伤疤

复制，那些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人，不

仅可怜甚至有些可恨，为这些不长记性者疗

伤，已经消耗了太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原

本是极其有限的。

面对炼狱之火，我们在回望来路中擦亮

历史的罗盘，找出今日的坐标。

人们自然不会忘记发生在1910年冬天

东北的那场大瘟疫。上书朝廷封闭山海关，

挑战民俗底线焚烧疫尸，不迷信法国专家坚

持飞沫传播观点，这些都出自伍连德医生的

担当。年纪轻轻的伍连德在半年时间内率领

他的团队控制住疫情，拯救了千千万万华夏

儿女，这是无法超越的功德。依当时中国的

卫生条件，一旦鼠疫入关并在中原大地蔓

延，将无疑是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惨剧在亚洲

的重演。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当然会明白，疫

情汹汹，须放下妇人之仁；人命关天，要不计

功过利禄；生死考验，当牢记誓言承诺。

回望来路，当然还要放眼征程，回望是

精神的自省，是磨难的砥砺，而不是萎靡、颓

废和无所作为。当我看到机场、车站一排排

整装待发、准备奔赴江汉疫区的医务工作者

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知道那些队伍中

很多人还都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他们用义无

反顾的出发告诉人们，新的来路，必定由他

们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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